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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摇和摇猫

——— 鲁摇迅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

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

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

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

生疏，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

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

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店买来的。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

看；还有一匹小狗名叫 杂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

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吆喝道，“杂，听着，不准你咬

他！”于是在他头上打了一掌，杂便退开了，从此并不咬。

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听

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也常常啃木器脚。这小院子里有

一株野桑树，桑子落地，他们最爱吃，便连喂他们的菠菜

也不吃了。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

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

—员—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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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鹊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三太太

说，鸦鹊倒不打紧，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可恶的是

一匹大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的看，这却要防的，幸而杂

和猫是对头，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罢。

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

动着鼻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

溜开去了。他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里面铺些稻草，

就在后窗的房檐下。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而自己掘土了，掘得非常

快，前脚一抓，后脚一踢，不到半天，已经掘成一个深洞。

大家都奇怪，后来仔细看时，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

大得多了。他们第二天便将干草和树叶衔进洞里去，忙了

大半天。

大家都高兴，说又有小兔可看了；三太太便对孩子们

下了戒严令，从此不许再去捉。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

族的繁荣，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两匹来养在

自己的窗外面。

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

后来不见了，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

不吃。过了十多天，三太太对我说，那两匹又出来了，大

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因为雌的一匹的奶非常多，

却并不见有进去哺养孩子的形迹。伊言语之间颇气愤，然

而也没有法。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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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太阳很温暖，也没有风，树叶都不动，我忽

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寻声看时，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

太的后窗看：原来有一个小兔，在院子里跳跃了。这比他

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但也已经能用后脚一弹地，

并跳起来了。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还看见一个小兔到洞

口来探一探头，但是即刻缩回去了，那该是他的弟弟罢。

那小的也检些草叶吃，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

口的抢去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得响，那小的终于

吃惊了，便跳着钻进洞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

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推进之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这时是连日的阴天，

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我说不然，那

是天气冷，当然都躲着，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他们却都不见。于是大家就忘却了。

惟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菠菜的，所以常想到。

伊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忽然在墙角上发见了一个

别的洞，再看旧洞口，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的爪痕。这爪

痕倘说是大兔的，爪该不会有这样大，伊又疑心到那常在

墙上的大黑猫去了，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

伊终于出来取了锄子，一路掘下去，虽然疑心，却也希望

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但是待到底，却只见一堆烂草夹

些兔毛，怕还是临蓐时候所铺的罢，此外是冷清清的，全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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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的踪迹，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

的弟弟了。

气忿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

了。一动手，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伊以为他们搬

了家了，很高兴，然而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

叶和兔毛，而上却睡着七个很小的兔。遍身肉红色，细看

时，眼睛全都没有开。

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伊为预防

危险起见，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搬进自己的房里，

又将大的也捺进箱里面，勒令伊去哺乳。

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

据说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

回，决不至于只两个，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

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七个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

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

的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

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

听到过，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

白兔的家庭更繁荣；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

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

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 杂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

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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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来

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

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

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

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

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

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

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

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

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

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

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使我睡不

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

得母亲实在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

然的答话来。

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帮他的

忙⋯⋯

—缘—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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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

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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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的故事

——— 鲁摇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

一张看了又看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

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晕，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

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

呢？”

这位晕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

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

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

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

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

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

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苑—



摇摇摇摇文摘小说精品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

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

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

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

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

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晕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

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

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

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

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 ，

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

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

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

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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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

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

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

苦，受难，灭亡。”

晕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

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

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

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

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

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

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

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

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

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

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

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

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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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

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

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

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

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

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

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

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

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

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

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

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

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

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

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

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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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

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

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

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

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

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晕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

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

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

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

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

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

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

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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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

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

统可以忘却了。”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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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摇摇狗

——— 萧摇红

在一个深坳的，很小的院心上，集聚几个邻人。这院

子种着两棵大芭蕉，人们就在芭蕉叶子下边谈论着李寡妇

的大花狗。

有的说：

“看吧，这大狗又倒霉了。”

有的说：

“不见得，上回还不是闹到终归儿子没有回来，花狗也

饿病了，因此李寡妇哭了好几回⋯⋯”

“唉，你就别说啦，这两天还不是么，那大花狗都站不

住了，若是人一定要扶着墙走路⋯⋯”

人们正说着，李寡妇的大花狗就来了。它是一条虎狗，

头是大的，嘴是方的，走起路来很威严，全身是黄毛带着

白花。它从芭蕉叶里露出来了，站在许多人的面前，还勉

强地摇一摇尾巴。

但那原来的姿态完全不对了，眼睛没有一点光亮，全

身的毛好像要脱落似的在它的身上飘浮着。而最可笑的是

它的脚掌很稳的抬起来，端得平平的再放下去，正好像希

—猿员—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